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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歌诗

向前，向前，向前（油画） 宋延龙 作

我的家乡安塞，位于陕北正中。它东
望黄河，西连甘宁，北控大漠，南护延安，
自古为“上郡咽喉”“塞北锁钥”之军事重
地。在这块黄土地上，曾经遍布城墙、堡、
寨、崖窑、堑壕、地道等古今防务设施。如
今，“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
后人凭吊怀古。经芦子关而出塞门寨的
延河水，在千回百转中给黄土高原留下了
一条忽宽忽窄弯弯曲曲的狭长川道。在
延安城北 50公里处，第一次接纳较大支流
的延河水，显得更加有力、豪迈。于是，在
黄土地上连续画了两个大弧，形成了个巨
大的“3”形。

也许大地造物主也没有想到，山与水
的交融，会造就出地球上一条雄关要道。
你看“3”字上部的弓背处，是四岔路口的剑
匣寺，弯内，是一山独峙的龙安寨；“3”字下
部的弓背处，是悬崖百丈的金锁关，弯内，
是依山傍水的新安寨。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
正是这样一个日子，我迎一片洁白，踩一路
碎玉，漫步雄关。

剑匣寺，当地人称界华寺，其实是音
误。由于这一壁悬崖，雄踞四条大道之要

津，所以历代兵家都很重视。贞观年间，太
宗李世民带兵征北番，就曾进驻龙安、剑匣
寺一带。传说当年悬崖上有一个洞里有一
条大蟒，常出来伤人。太宗命一大将击杀，
蟒竟化为一把宝剑。当地群众依山建寺，
称“剑匣寺”。而安塞区文物馆的一位同志
告诉我，其实早在北魏时就有剑匣寺，也许
由于太宗李世民的亲临，在唐以后香火更
旺罢了。如今，楼观庙宇都荡然无存了，只
有那十几个石窟里，北魏、唐、宋、元、明、清
的石刻字画，斑斑驳驳，残缺不全，向人们
诉说它千年的沧桑经历。

剑匣寺的西南面，就是龙安寨。《安塞
县志》记：“宋庆历元年，为抵御西夏进攻，
宋将庞籍命王信统万余人筑龙安寨屯兵防
守。宣和二年改名德安寨。寨城修筑于河
南崖至山顶。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可控制
北川要道。”据说，宋代名将庞籍、范仲淹镇
守延安时，都曾巡视龙安寨，以其为延州屏
障。

置身龙安寨，我首先想起的是胸中自
有数万甲兵的范仲淹笔下的“白日登山望
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也许就是站在龙
安寨上，望见非烟非雾的云霭充塞天地，远

近的楼观台堡消隐在一片漠漠之中，发出
“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的幽兴雅趣。
伫立在龙安寨的烽火台上，只见北风卷起
雪粒，在满山的岩石、草木上撞击、回荡。
可以想象范公和他的将士们，当年在这“一
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环境
中，“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
英姿飒爽、气吞残虏的豪举。他们白天燔
燧，望狼烟；夜间举烽，观烽火。“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因
佳篇而留名，还是名言因范仲淹而传世？
范公的道德文章感天地，泣鬼神，昭日月，
垂青史。

金锁关，与剑匣寺一样，位于延河东
边，延靖公路从它的半崖上劈山而过。前
几年拍电影时在悬崖上写的“金锁关”三个
朱红大字，在白雪中显得格外醒目，为沉寂
了千百年的古关陡添生机。

站在劈金锁关而过的延靖公路上，无
论是向上望，还是朝下看，都是“绝顶峰攒
雪剑，悬崖水挂冰帘。”使人淡忘时空概念，
仿佛看见九百年前，北宋与西夏在这里长
达半个世纪的边关争战，“举头西北浮云，
倚天万里须长剑”。千古亦然。

金锁关的河对面就是新安寨。此寨为
宋将王信所筑，沿河有寨墙三道。雪地里，
那三道寨墙犹如三条披鳞带甲的玉龙，依
空长啸。遥想当年“一夫当关万夫顿辔，五
里为堠十里置亭”，真可谓雄关漫道。

在新安寨顶四望，巍巍群峰，一轮红日
在皑皑白雪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那
古老的寨墙，俨然一条盘卧欲飞的苍龙。
此情此景，怎不令人豪情万丈，英姿焕发。

世界上恐怕没有不被攻克的关隘。龙
安寨仅在宋朝就数次易手。究其缘由，正
如林则徐所说：“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
见一丸泥。”在强者面前，任何雄关险隘都
不是不可逾越的。

我突然想起贵阳城外图云关的一副对
联：“两脚不离大道，吃紧关头，须要认清岔
路；一亭俯视群山，占高地步，自然赶上前
人。”或许，这就是当我们漫步人生雄关时
所该获得的一种启示。

雄关漫道
谷培生

山阳县城去湖北郧西方向，一条简
易公路连接几个乡镇，每个乡镇所在地
或大或小、或宽或窄都有一条街道。要
论真正意义上的街道似乎还有点勉强，
无非各处清一色于公路两侧见缝插针建
些民房，将路生生夹在中间作了街用。
如是街其实是路，路也便是街。

每到逢集日子，人就将街道塞得严
实，往来车辆通行十分困难。不时有司
机长按喇叭，把头伸出窗外叫嚷。这时
挡在前面的人，脾气好点地朝司机瞪上
一眼，以示不满；若是碰上硬茬，端直挽
起袖子，就要冲到跟前摆出想跟司机干
仗的架势。又因这些车辆大多挂着外地
牌照，司机不是本地人，惧怕当地人多势
众，真要动起手来免不了吃亏。故而在
对方气势汹汹时，只好连赔不是，气焰顿
消全无。末了，将门窗关牢，索性把火也
熄了，坐在驾驶室里点上一支烟，嘟嘟囔
囔地吸着，心想：“等就等着，有能耐堵到
半夜，就不信没有人散路开的时候。”于
是，后面来车也只能顺着越堵越长，人车
皆动弹不得，更将本就狭小的街道塞得
死死的。僵持的时间便不会太短，往往
要到快罢集前才可以缓解。

赶集碰到这样混乱不堪的景象也真
够糟心的，想购买的不能停下来细选，甚
至连询价也难站稳脚跟。尚未等到卖家
回应，便被潮水般蜂拥而来的人流推到
另外某个摊位上。于卖家而言，除影响
生意之外，还得时时提防摊位上堆放的
货物在混乱中被人顺手牵羊。即便行人
都很自觉，也得站到摊位前拿身子用力
扛着，免得让人将架在高脚板凳上的货
摊直接挤翻。于是有人开始生气地撤
摊，索性当日生意也不做了。一些前来
购物的人也完全失去了选购的欲望，直
接打道回府。

这些来自十里八乡的农村人，甚或
一些住在城里、常年来乡下集市卖东西
的小商小贩们，他们对各个街道逢集的
日子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要准确。每逢
农历初一、初四、初七，都会去赶马滩街
道的集。靠近山阳县城方向的色河铺，
集会雷打不动是农历初二、初五、初八。
而马滩向下往南宽坪、漫川关、郧西方向
的板岩街自然排到初三、初六、初九了。
愿意赶集的于这三者之间来回奔走，天
天都会有集可赶，从来不用担心想买的

买不回来，要卖的卖不出去。
而这些街道中，条件最好的还要数

色河铺。那里距离县城较近，交通又比
较便利，因而前来赶集的就不会太多。
即便逢集，街道上也不显得多么喧嚣。
马滩过去也是一个独立的乡镇建制，现
在已撤并归板岩镇管理，不过多少年延
续下来的逢集习惯依然没变。只因本乡
人口很少，加上街道又特别狭窄，除非进
入腊月逢会热闹一段时间，平常颇为冷
清。为数不多的摊位前很少有人光顾，
常见几个摊主围在一起无聊地拉起家常
或是打打扑克。而板岩街却完全不同
了，那里东与天竺山镇为邻，南同南宽坪
镇相接，西南又和杨地镇相连，正西方向
则与户家塬镇毗邻，且相距都不甚远，将
板岩街团团围在中央，成为中心地带，因
而来这里赶集的人特别多。平日里尽管
街上没有集，也照样有人来来往往。真
要赶上逢会，整条街道用水泄不通来形
容，一点儿也不夸张。

沿路顺街而去，杂货铺、小商店、服
装店、粮油店、饭馆、油坊，应有尽有。桥
头拐弯处是一家傍山缘路而建的镇卫生
院，对面还有几家三层楼高的小旅社。

杂货铺货架上摆满了种地用的镢
头、板锄、铁锨，也有钢钎和八磅槌以及
笤帚、铁簸箕、电线、插线板、电灯泡。地
上则堆放着各色彩条布，还有大小不一、
各式各样的塑料桶，果真将一个“杂”字
展现得淋漓尽致。紧挨着杂货铺的，是
一间门面很小的土坯瓦房，里边摆放着
一副货架，上边陈列着廉价的烟酒副
食。靠近门口的位置是一张玻璃柜台，
玻璃裂缝处用透明胶带横七竖八粘连
着。服装店和县城里的比起来简易多
了，只在四面墙壁上拉上尼龙绳，将衣服
贴墙一层层挂上去。有人要了，用竹竿
挑下，直接递到面前。颜色无非黑、灰、
蓝几种，也没有多余样式可挑，却一样卖
得很好。满大街仅有一家粮油店，光顾
的人很少，生意显得冷清。所经营的皆
为当地土产粮油，大多被城里人或是路

过的外地人买走。当然也有从外面运来
的整袋米面和桶装食用油，不过只有操
办红白喜事的人来购，平时无人问津，多
半米袋上蒙尘可见。店主坐在门前板凳
上直想打盹，似乎热闹的集市与他毫无
相干。街上饭馆没有几家，真正坐在里
面吃饭的也不多见。不远处的油坊却是
热闹非凡，机器的“隆隆”声似乎从未间
断。前来榨油的乡民，挎篮里背着塑料
油壶出出进进。于是核桃油、芝麻油、菜
籽油、大豆油，各种油味混合一起，只需
打门前经过，便将味道带回家，一连多日
消散不去。

集市上也会有从城里或山外运来的
各种水果和那些包装精致的糕点副食。
年轻人则会挑选几件穿上去松松垮垮的
韩版外套，姑娘媳妇家却常围在某个并
不起眼的小摊前，说不定就能挑选出几
款与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中某个知名演员
佩戴的相似漂亮发卡。迁居新家的人家
运气好的话，或许会等着那位隔三岔五
从很远的山沟里来的年轻人，时不时地
带来一两件奇形怪状的老朽树根，或是
外形与颜色同平时所见截然不同的奇
石，买上一件摆进自家堂屋，好与周围
邻居显摆非比寻常的高雅生活品位。
而往往有人看中了你头上的发卡，或是
堂屋的奇石，听说从集市上淘来，必定
也会期待下次逢会时自己能有同样的
好运。

然而这样的机会平时并不多见，只
有等到农历腊月，那时集市上货品齐全，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

在板岩街道开着商铺的店家，到了
临近过年那些天，晚上压根儿不敢合
眼。前半夜忙着给店里补货、理货，到了
后半夜又张罗起第二天的生意。

早晨天没亮，就听到近处有几声鸡
叫和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的犬吠，就
听得有人“吱呀”一声打开店门。那时只
有东边露出山顶的一方天空微微开始泛
白。石头和树木的倒影掩盖了紧挨山根
流过的那条大河的大半个河面，传来的

水声里透着阵阵寒意。
不多时，临街店铺的门陆续打开。

早有几辆老式加重自行车停靠在街边一
排整齐且高大的白杨树下，车尾货架上
固定了几根木条，用来驮运货物。木条
上常备有一团磨得溜光的尼龙绳。不用
说，这些都是常年来乡下赶集的城里羊
贩子。他们早来的目的，是想赶在集市
开始前等在街头，从那些远山上下来急
于卖了羊变成钱、然后捏着钱去置办年
货的农村人手中，买到既肥美又廉价的
羊子。这当中也有收鸡鸭鹅的，无非也
想赶早下手捡个便宜。

然而大多卖主自有主张，总能把握
住最好的火候才愿出手。既不过早贱
卖，也不会一直把价格扳得太硬，等到将
要散集了再返回来将就买家收购，而是
赶在集市最旺的正午时分，该出手时绝
不含糊。

晨光里，远远走来一位背着挎篮、手
里牵着一只羊的中年男子，他头上“火车
头”棉帽的一边帽扇掉下来横空奓起，走
起路来上下忽闪。商贩们老远看见他
立即围上去，争相问他想多少钱卖掉手
中的羊。男子也不搭理，只顾往前走。
可商贩们并不死心，跟在后面穷追不
舍，直到男子甩下一句“多少钱都不卖”
的话，他们方才停下脚步，丧气地骂了
句：“神经病！”

火车头男子径直来到那家小饭馆
前，将牵羊绳拴在旁边的杨树桩上，取下
挎篮放在饭馆外的台阶上。挎篮里的两
只鸡扑棱了几下，想挣脱掉绑在双腿和
翅膀上的草绳，可最终放弃了无谓的挣
扎。

围裙女人抬眼看了看他，又瞟了一
眼他牵来的羊和装在挎篮里的鸡，面无
表情地问了句：“来了！”

“嗯。”男子随口应道。
女人不再搭理他，继续忙她的生

意。这时她的现任丈夫拿来板凳示意男
子坐下，男子看都没看他一眼，只对女人
说：“英子和兰儿这两个娃想你哩。”

女人停止手里的动作，整个人就僵
在那儿：“这年跟前儿忙得哪能抽开身
哩。”

火车头男子见女人一脸不耐烦，便
转过身去，目光呆滞地望着他的羊，羊也
正疲劳地看着他的主人。他迟疑了一
下，然后从口鼻处喷出一团浓浓的雾气，
像头愤怒的牯牛，气冲冲来到羊的身边，
麻利地解开羊绳，还不忘从台阶上抓起
挎篮，头也不回地朝街道的方向走去。

这里是集市一角的牲畜市场。没有
牛马之类的大牲口，却有拴在树上的羊，
困在竹筐里的猪崽，还有装在挎篮里的
老公鸡。商贩看中哪只羊无需过称，上
前双手拦腰抱起，分量自然心中有
数。卖家自然不能认同，他们只相信
过秤才最公平。无奈之下，商贩只好
借来长杆大秤将羊吊起，结果前后分
量却相差无几。紧接着双方避过他
人，各伸一只手于衣襟下捏出达成一
致的价格视为成交，随后将买来的羊
架在自行车货架的木条上一通五花大
绑。收鸡的小贩一般都自带了小秤，
往往与卖家在秤杆高低上争得面红耳
赤，直至双方都能接受为止。收来的
鸡们被倒挂在车子的两旁，鸡爪便齐
刷刷地朝上。对于猪崽，买家则更为
挑剔，无论身架、毛色或是胖瘦，甚至
对长在肚皮上的双排乳头都要查看仔
细。然后就将猪崽翻来倒去摆弄着，
刺耳的嚎叫声震天响，路过的妇女小
孩紧忙捂了耳朵，吓得远远躲开。

火车头男子循着一个圪蹴在杨树下
的熟人过去，那人面前的竹筐里躺着三
只看上去十分消瘦的猪崽，压根儿没人
打问。他把羊和鸡也放在旁边，一面和
那人说起关于养猪方面的闲话，一面等
待着合适的买主。

“见到秀兰了吗？”那人顺口问了火
车头男子一句。

“嗯。”
“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

“你也别怪人家秀兰了，要怪只怪咱
那山沟沟太穷。”那人叹了口气又说：“只
是可怜了你那两个娃，小小年纪就没娘
疼了。”

火车头男子不知说啥才好，只呆呆
地仰面遥望天空，看那几朵白云正慢慢
向山的那边飘去。良久，又把目光转向
身后河流的某一处，水流在石头上泛起
一股股小浪花。那一刻，满大街的嘈杂
声戛然而止，唯有流水的哗哗声单调而
又清晰地在耳畔回荡着。

这时，一个早晨追着要买他羊的商
贩又转了过来，那人冲他阴阳怪气地
说：“差不多了吧，还真打算把羊再拉回
吗？”他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了他。且
说：“要鸡吗？鸡也一块给你！”

身边的熟人见他赌气般贱卖了东
西，拿了钱便去忙着置办年货，无可奈何
地摇了摇头。

火车头男子反身来到街上，不管怎
样，他要让家里年迈的老人和尚未成人
的孩子过个好年。

看见一排排挂在木杆上的长吊腊
肉，又勾起他对以前过年时满院肉香的
记忆；还有遍地摆放的莲菜，那可是当
地有名的“九孔莲”，大城市里根本吃不
到的东西，一截截酷似小孩儿白嫩的胳
膊腿儿，可爱极了；且有盛在竹笼里的
大片魔芋，老远就飘来多么诱人的味
道！过年也必得贴上春联，那样显得更
有年味，辞旧迎新么，多点喜庆该有多
好！他又看上了春联摊上摆满的门神
画，顺手选了“秦琼”和“敬德”。再买几
张年画吧，还选小孩抱大鱼的那种，年
年有余嘛。

转了一大圈，男子寻了家服装店，给
老人小孩每人又买身新衣，还记得买了
几大盘“大地红”响鞭。买了这些必要的
年货后，他又记起清早去小饭馆路过街
边时，有人支了锅在那儿卖现炸的麻
花。来的时候，孩子们还一直嚷嚷着过
年要吃妈妈炸的那种大麻花呢，必定也
要买些回去的。

回家时，天已经黑了，月亮高悬在头
顶上，照得山沟里一片通明。男子暗暗
下定决心，这次说啥也不能错过移民搬
迁的机会，年后就把家搬到板岩街去，还
计划卖掉家里所有的羊，在街道上开家
更大的饭店。

板岩街
邱布银

天使很近
曹延斌

站在寒风中的你
像一朵白云
冰开始融化
狡猾的病毒也将现形

厚厚的防护服
遮挡了你的面容
一股暖流温暖如春

一根棉签
仿佛一面照妖镜
钟馗捉鬼
才好轻装前行

天使很近
在每一个检测点现身
天使就是保护神

行个庄重的注目礼
心里流淌着感动
白衣天使
你是我们的恩人

某一天
如果你徘徊在路口
一定有一盏灯为你而亮
那是我们深深的感恩

黄码
他的健康码黄了
不为别的
只因他未做核酸检测

政府的通告
铺天盖地
但他仿佛耳背
将政府的苦口婆心放一边

此后
他将寸步难行
朋友嫌亲人怨
爱人更是阴沉着脸

唉！你这是何苦
赶紧去补做核酸检测

在这场战争面前
人人都没有例外和特权

只要人人都高举着绿码
就会撕碎寒冷的冬季
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外一首）


